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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的记

忆》，树立本县文

化建设史上新的里

程碑．开创为村庄

立传的先河。这部

书在国庆六十周年

之际出版，更具有

特殊意义。我们欣

喜之余，以《序》

为贺!

县委书记刘鲁 县委副书记、县长王卫东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村庄是社会发展的载体。本县位居中原，濒

临黄河，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东明先民的开拓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劳动

人民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艰苦奋斗，不懈抗争，建功立业，与时俱进，

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垒面记述东明人民的创业史，弘扬世代传承的东明

精神，是垒县干部群众的共同愿望。县政协远见卓识，顺应民心，按照县委、

县政府的决策，组织实施《黄河的记忆》编纂计划。编写人员认真负责，呕

心沥血，几经寒暑，数易其稿，不负全县人民厚望，终成传世之作，完成光

荣历史使命。他们用汗水浇灌出来的硕果，将为社会所认定，功在当今，意

t匣后世。

这部巨著将为振兴东明做出重要贡献。人们向来认为，史志类作品具

l 有“存史，资政，教化”作用。此书的功能正是如此。它不仅是综合性历史

文献，也是兼具文学特色的大众读物，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就“存史”而言．
’

这部书的贡献也非同一般。汉代以来，东明县两废三置，辖区、冶所多变，

故县志编修始于明代。《东明县志》虽有十余种版本，但皆属断代史，流传

l 于世的不过三分之二，且均不及于村，缺乏史料的完整性。建国后记述史实

j 的作品不少，惜多为单项、片断。这部书写史以村庄为基础．抓住了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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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了范畴，增加了容量，填补了空白。这是本县原有的史志类书籍无法比

拟的。《黄河的记忆》，集古今史料之大成，吸纳民间丰富的文化资源，分门

别类编纂成册，篇章结构井然有序。内容涉度地理面貌、人文景观、乡俗民

风、掌故传说、轶闻趣事，可谓包罗万象，洋洋大观。垒书纵横几百里，上

f、几千年，客观记述东明历史变迁，概要展现发展脉络，涵盖县计民生的方

方面面，昭示社会进步的经验教训，颇富哲理，寓有新意，堪称东明百科全书、

知识宝库。其“资政，教化”功能显而易见。我们相信，这部“丛书”籍为

领导决策、科学治县提供有益借鉴-为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良好

教材}为发扬“立德敬业，爱岗奉献，团结拼搏，争创一流”的当代东明精神，

提供强大动力。可以预见，它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将在建设安

定和谐、繁荣富强新东明的进程中，日益显现出来。

中共东明县委书记 刘鲁

中共东明县委副书记、县长 王卫东

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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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

《黄河的记忆》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面世了。这

是东明县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部历史文化丛书。它

的成功面世，是东明县文化建设史上的一大盛事，

意义重大，可喜可贺。

g黄河的记忆》一书豹内容十分广泛。它以

与黄河相伴相生的东明县域为基本范围，全面记

述了东明地区的历史文化面貌及其发展。它涉及

全县各个村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事项，

涉及在历史变迁中曾经发生的各种重要事件和一

些重要人物。这些资料来源于垒县928个自然村，来源于各姓氏的族谱和文

物资料，来源于相关的古籍旧志、历史典籍、文史资料及县馆藏的文物资料。

这些资料内窖丰富、真实、鲜活、具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以这些物

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料为基础，我们分别编纂了《东明村庄》、《东

明民俗》、《东明风物》、《东明文艺*，力求客观垒面具体地记录与描述东明

地区人民群众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动和世世代代多姿多彩的生活状态。尽管这

是一个局部，但它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史的组成部分，是黄河文化、中原文化、

齐鲁文化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是一部东明历史文化的百稃垒书。

丛书的形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2007年5月，东明县政协根据县委、

县政府的部署，在各乡镇、各村委会、各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在全县开展了

空前规模的文化考察活动，全面搜集、鉴别、选择、使用资料，写成初稿，

后在不同的范围内反复征求意见，集中群众智慧，发挥专家所长，反复讨论、

梳理、修订纲目，反复斟酌材料和修改文稿，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完成了

这项任务。参与此项工程者近万人，历时两年有余。由于内容涉及广泛、具

体，社会各界给予了极大地关注和支持，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

编纂工作中，自始至终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北京市书协副主



席、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守安先生

的具体指导，原《菏泽日报》社副总编辑张金鼎、李垒琦，原菏泽市委组织

部副部长唐留书，原牡丹区人大主任尹正仁诸先生，直接参与了《东明村庄》

的修改工作，使文稿大为增色。借此机会，对以上诸位先生和关心支持这项

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编纂工作中，我们坚持尊重历史的原则，在垒面搜集、深入挖掘民

间资料的基础上，坚持文字资料、实物资料、口述资料并重；坚持实事求是

原则，参阅相关文献资料，对部分素材进行了鉴别取舍，力求客观描述历史

面貌。根据垒书的总体要求，各卷内容各有侧重，又有交叉，力求做到既突

出各卷特色，又使各个时期的重要方面在不同卷本中得到体现，以期使读者

通览垒书后能了解东明农村的历史文化垒貌。全文采用白话文，条目体，干

支纪年和公元纪年相结合的方法t文献中的文言文采取了文白对照的方式；

诗词作了必要的注释；数字用法执行国家规定。总之，力求做到资料性、文

献性、知识性、可读性相统一。

垒书工程浩大，编纂任务繁重。垒书近三百万言，两千张图片，时间紧迫，

更由于我们工作经验不足，知识水平所限，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疏漏错误

在所难免，尚望专家、读者赐于教正，提出批评意见。

东明县政协主席、主蝙杨芳相

2009卑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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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迈步黄河岸边，

浊浪滔天向我呼唤，

祖先的历史象黄河万古奔流

载着多少辛酸，

多少愤怒，

多少苦难。

四大卷的东明历史文化丛书编撰工作完成，定名为“黄河的记忆”，即

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看到这厚重的大书样稿，我不由地想到、滕胧地听到那

首流行已久的歌曲；《我们是黄河，我们是泰山》。黄河是黄河流域近百万平

方公里土地的见证，是北方大地上中国民族历史的见证，也是整个中华民族

的见证。黄河沿岸的炎黄子孙经历的许多历史变迁，已进入历史的时空中，

唯有那“浊浪滔天”的黄河从古刊令，奔流不息。所以，黄河如果有“记忆”，

那幺在她的“记忆”中存留着我们生生不息的“祖先的历史”。黄河从青海

发源地流经九省，流经无数个城市、乡村，绵延近万里流人大海，黄河的有

关“记忆”不仅时间悠久，而且地域广阔。黄河关于东明的“记忆”虽然仅

只是局部地区的，但局部中蕴含着总体，个别中蕴含着一般，东明地区这个

“局部”、“个别”也体现着“黄河文化”的一般性质。辽远而丰富的“黄河

的记忆”显然不限于沿黄的一个县域的历史文化，不限于豫鲁交界处的山东

省东明县一千多平方公里豹土地，但无疑的，东明的历史文化包含于“黄河

的记忆”之中。东明的历史文化也“是”“黄河的记忆”的组成部分，也“属

于”“黄河的记忆”。由此，这套丛书定名为“黄河的记忆1，也有其很大的

合理性。

这套东明历史文化丛书的名称要扯上“黄河”，还因为东明自古及令，

无论行政区划有何变化，是置邑设县还是归属郭国、州府、省市有变，这个

区域都陪伴和厮守着黄河。黄河以它的博大、宽广、仁慈哺育着这个地区的



人民，而且以它的凶猛甚至暴虐给这个地区的人民带来灾难。世世代代的东

明人靠黄河航运，打渔、灌溉，治沙灌淤，获得农林牧渔的丰收，同时，黄

河暴溢、堤溃坝决又使“黄泛匹”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于是“治黄”，抗

洪、筑坝修堤，永远是这个地区劳苦大众额外的苦役与地方官吏份内的职事。

这也正像开头所引那首歌里所唱的“祖先的历史万古奔流／载着多年辛酸

／多少愤怒／多少苦难!”历代的东明人“身居黄河边，心系黄河水”。“心

系黄河”不仅是亲近黄河、热爱黄河，而且包括惧怕黄河与憎恨黄河。人类

与自然的关系中永远蕴含着和谐与对立，东明与黄河的关系正是人与自然关

系的一个缩影。东明人以“黄河儿女”自豪，又以“黄泛区灾民”、“滩区难

民”自卑，“不到黄河不死心”并非褒扬黄河，“跳进黄河洗不清”更有对黄

河的贬义。东明人与黄河，就是这样“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当东明人

回望昨天，反思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时候，就不能不看到，东明地区的生

产、生活、劳动，创造，东明人的习俗、信仰，语言等，都与黄河密切相关。

黄河本是自然的河流，但它是那样长久地、深入地、无所不在地影响着东明

地区的历史与文化。所以，黄河不仅是东明地区历史文化的“见证者”，同

对又是这个地区历史生活的“参与者”。黄河“参与”了东明地区历史文化

的活动，无论在这种历史文化活动中黄河的历史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当东明地区的人民“集体回忆”自己的历史的时候，这“回忆”不仅应是站

立在黄河岸边的“回忆”，是有关“黄河”的回忆，而且那万古奔流的黄河

也参与这种“回忆”了。

“回忆”是激发、调动、搜集人的“记忆”。时代在前进，生活在变化，

人的记忆会随着时光流逝而遗忘。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也会随着时事变迁、

社会成员的不断故去、史料的泯灭缺失而逐渐“失忆”。新的村庄、城镇不

断在建设、在规划，“现代化”元素缓慢地或快速地渗透到、进入到这些还

很不发达的地方，以至于生活在当今，村庄里的那些有学问的人、有知识的

人，那些见多识广的人，善于“口述历史”的人，也不知道或说不清楚自己

的村庄缘何而名，王姓缘何而来，李家缘何而去，张氏祠堂何时建造，赵家

砖楼何时消失。那数不清的禁忌、习俗、规矩多已不被恪守，或虽然恪守也

早已不知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现代文明对传统社会的摧毁力度很

大，速度很快。儿童手中的变形金颡U早已替代了泥娃娃，肯德基、麦当劳似



乎比杂面窝头口感更好，各式真伪外国品牌的皮鞋、旅游鞋已代替妈妈做的

千层底布鞋一 我们为现代文明的光临喝彩，同时，我们又时时禁不住为往

昔伴随我们生活过的那些“传统”东西的消失而扼腕叹息!时代在变，生活

在变，环境在变，人也在变，远在他乡的人“常回家看看”或不常回家看看，

常常有“不知何处是故乡”之感。一个外国哲学家，艺术家提醒现代社会的

人们，要反思、要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现代人处

在一个变化迅疾的畦代，处在现代文明的步步威逼之中，时常忘了“我是谁”，

忘了“我从哪里来”，以至于产生“我到哪里去”的迷惘。这些都根源于当

代社会的“遗忘症”，即“失忆症”。这套历史文化丛书，“黄河的记忆”，就

是基于或已发生或要发生的“群体失忆”而编撰的，是要激发群体的“回忆”

而变成永久的“记忆”，以使东明的历史文化不因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湮没消

失。搜集史料，“留住记忆”，如实叙写，“立此存照”，这应是这套《黄河的

记忆》丛书的基本目的。

东明县的这部“黄河的记忆”大型历史文化丛书，在编撰理念上体现

一种清醒的“文化自觉”、前瞻眼光和担当精神：突显文化，尊重历史，强

调真实，重视溯源，全面搜访，细大不遗。在学术文化界，人们对“文化”

的认识越来越聪确，对文化传统的反思越来越深刻。但在基层，在非文化、

学术、艺术部门，尤其在县城范围内，人们的“文化自觉”还远远不够。一

些地方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还是着眼于经济、发展旅游等。自觉的文

化意识应体现在垒方位地理解人的生存与发展，把自然与文化联系起来，把

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关注人的“文化生态”，把眼光不仅投向未来，而且

注重回望历史，关注文化遗存。在垒球范围内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考察与评定，显示了人类对自身所依存的自然及人类创造的历

史文化遗产的珍视。东明作为黄河流域的一个小县，除了傍着一条世界知名

的大河，似乎并没有太多能引起世人关注的地方，从层次上看较多属于“草

根文化”。但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个小小的“板块”，它的“一般”和“平

常”，也正是其具有“文化标本”价值的原因。

丛书的主持者和编撰者既重视物质文化、又重视非物质文化，以通达

的“文化眼光”审视东明地区历史文化，摒弃那种狭隘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

争理论，从丛书定位和出发点上说，既不是搞。忆苦思甜”，也不是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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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思富”；既不是专门写东明人民的浴血革命史、艰苦创业史，也不是专门

编名人英雄谱，写先进模范传。对自己的过去，不是一味地写颂诗、赞歌，

而是真实地、客观地，不加褒贬地、具体地搜寻和叙写历史的遗存和还存

于人心中的久远的记忆。一座村庄的形成，一座农家院的变迁，一个族姓

的迁留，一座祠堂的存废，一件农具的打造，一件玩具的制作，一种习俗

的固守，一种祭祀的传承，一个游戏的流行，一首儿歌的传唱，一方碑石

的刻立⋯。在这些具体的物质文化遗存和精神文化遣存中，彰显着黄河

的历史，凝结着古老的文仡，蕴含着先辈的智慧，寄托着祖先的梦想与希望。

编撰者所遵循的原则是保存鲜活，不拒琐细，如实叙写，不加讳饰。

那些旧石磨、大轱辘车、老年画，顺口溜、土游戏等“老物件”、“老

规矩”、“老说法”的宝贵，就在于它们的古老，在那里边还保留着我们先辈

生活的信息。这些历史的遗存是启发和激活我们进行“集体回忆”的“活化

石”。在其古拙中显示着生动，残破中述说着沧桑，发黄中透露着古老，琐

碎中蕴含着真实，细节中表现着丰富与鲜活。一旦回忆者、讲述者、编撰者

进入那历史的“语境”中，人们便会感受到历史时空的渺远与深邃，感受到

文化积淀的屡累与厚重。在这种“场域”中，我们就不再会站到阶级与阶级

斗争的“立场”，操持歌颂与批判的“武器”，把握判分光明与黑暗的“标准”。

人类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是层积叠累地创造出来的，是“英雄”与“奴隶”

共同创造出来的。任何历史遗存，都有其来龙去脉，都有其变化发展，都有

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由此不能不深切地体会到黑格尔所说的：凡是现实的都

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也就是说，任何在现实中存在或存在过

的东西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任何具有合理性的东西都会在现实中存在。人创

造了文化，又在文化中生存。无所不在的文化现象显示着人的生存状态，显

示着人生存的正当性、合理性，也显示出人生存的某种荒谬性。东明地区的

物质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存显示着这个地区平民大众的生存状态，显示

着中国北方文化、黄河文化、平原文化、乡村文化、农耕文化和儒释道融合

的思想文化的一般特性。人们会从这套丛书中得到许多宝贵的资料和深刻的

启示。

四

东明县举垒县之力编撰这套历史文化丛书的过程，历时两年多，这是

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考察活动，是全县干部民众参与、投入的“寻根”活动，



是调动激发垒体民众回望历史、追溯往古、追问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的集体反思活动。从考察、审视自己居住的村庄、自己一家一姓的由来开始，

展开了一种“集体回忆”“口述历史”的“群众运动”。由“群体的无意识”

到民众的“文化自觉”，其意义远远超过编成一套书本身。这种“群众运动”，

由县政协主持和发动，县委、县政府垒力支持，有“官方”的性质，但不是“运

动群众”。不是像上世纪五十年代强迫每人编多少首大跃进民歌，不是像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人被胁裹进“文革”洪流中，一夜间写多少大字报、大标语，

而是自觉地“我参与，我回忆”，“我回忆，回忆我”：回忆“我”的家庭，“我”

的族姓，“我”的老辈儿，“我”的村庄，拽寻村里的老物件、旧纸片，在座

谈中、对话中共同回忆那目B将被遗忘的往事。有一首著名的儿歌歌名叫《听

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其实这次文化活动也是听老辈儿“讲那过去的事情”，

每一个贫困或富裕的家庭都有自己的过去，每一个知名的大村镇或不知名的

小村庄都有自己的历史。“爷爷”和“老辈儿”见多识广，对“老辈儿的事

儿”记忆犹深，更何况还有许多一肚子墨水的“乡村博士”本来就能说善写，

具有“文化情结”。谁家还有一辆四轮大轱辘车，村里那台旧花轿放在哪儿，

谁家有明代尚书的遗物，谁家有清朝拔贡写的字迹。那老对联上的词儿，老

年画上的人儿，村民百姓都记得那么清楚。不要说我们都把过去遗忘。“群

体记忆”的屏幕一旦被打开，记忆的碎片一旦被链接、整合，就是一幅生动、

具体、鲜活、完整的有关东明的“黄河的回忆”。

东明县政协所主持的这项《黄河的记忆》编撰工程，是在解放思想的

背景下，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新中国建国六十年之际所进行的东明历史上最

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工程。东明县从上到下，全体民众参与了一次很有特色很

有价值的思想解放活动、“文化启蒙”活动，经历了一次“反思自己，回望

历史，体认文化”的过程。无数次的村庄寻访、座谈，类似于文化学家、社

会学家、民俗学家的“田野考察”。平民百姓自觉参与的“群体回忆”、“群

体口述”活动，显示了他们的真诚与热情，流利的乡村土话和标准的东明方

言道出了“前朝旧事”，捧出了“乡村古董”。这不是专家教授的“学者沙

龙”，也不是高层云集的“高峰论坛”。但这“乡村沙龙”和“草根论坛”同

样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草根文化”、“乡村文化”也是民族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何况乡村文化、民间文化也包含着官方文化、上层文化的因

素。平民百姓在解放思想、无拘无束的状态下“如实遘来”，既承认新中国

建国以来的进步与发展，又不会按照特定的需要大讲假话、空话、套话、官

话，不会把困难时期村民因饥饿浑身浮肿死人无数而大讲生活幸福得“像花



儿一样”，不会把“文革”期间的七斗八斗胡批乱斗十年折腾民不聊生说成

“文化大革命，一步一层天”。祖上传下来的旧文书、1日物件在过去会被视为

“变天账”，今天拿出来则被认为是祖上的光荣和后辈的自豪。人们怎样认识

昨天那些购粮证、粮票，布票、“公共食堂”饭票呢?怎样认识那些土地证、

社员证、红卫兵证、“造反宣言”呢?睹物思旧，其中的亲切感与陌生感并存，

幸福感与苦涩感并存，真实感与荒诞感并存。“百年沧桑几人见，三十年河

西又河东。”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文化l难言对错，难分雅俗，难判革命与

反动。认识了，就是进步t记住了，就是财富。回顾历史是为了今天和明天。

东明编撰《黄河的记忆》，其意义与价值并不限于几本书本身，其意义也不

限于我们当代人的理解。也许经过许多年，人们会更深刻更真切地认识这套

书的价值。

五

关于这套丛书的动议、策划、主持与编撰，我是远距离的旁观者．也

是部分的参与者。我越来越感到．这项工程规模巨大，意义重大，东明前所

未有。我支持这项工程，但又力所不及。我大致了解这项工程启动与进行的

过程。

大约三四年前，东明县政协主席杨芳相同志到京，与我专门谈，想在

东明的文化建设方面做点事情，做点大一些的、有意义的事情：东明900多

个村庄，大村小庄，有穷有富，百家之姓杂居，世代子孙相守，应该有一部

“村庄志”或“东明村落”，以志其事，还应把东明现能见到的文物、文献及

能回忆起来的史事、民俗、艺文等搜集起来，整理汇编。其后，前一届东明

县政协主席程宪芳同志受杨芳相主席之托，又专门来京谈上述设想，讨论具

体方案。程宪芳同志在位时已支持和主持编撰过一本《东明民俗》，颇受赞誉，

曾在山东省获奖，对编东明历史文化丛书热心并有信心。还有更前一届政协

主席袁书堂同志也很支持此事。三位主席都是地道的东明“本土干部”，对

东明故土情深，又对东明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有垒面认识。已经

退下来的两位主席全力支持杨芳相主席的工作，这就使丛书的编撰有了主心

骨。此后，我与芳相、宪芳、政协秘书长殷文修等多次电话交谈或面谈，逐

步明确丛书编撰的定位、性质、思路和目标等，丛书的轮廓逐步清晰。

此项工程得到东明县委、县政府的充分肯定。县委书记刘鲁同志、县

长王卫东同志等主要领导多次听取汇报，表示要从组织、人员、资金等方面



全力支持政协作好这项工作，县委、县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及各乡镇全力配合，

这为丛书的编撰提供了保证。我为家乡领导的聚正气、办大事、办好事、重

砚文化建设的精神所感动。这项包括四卷七册、数百万字的丛书的编撰，是

由一个县“自发”立项启动的，没有上级的具俸布置安排．当然也不会有上

级资金支持和工作检查，这项“文字工程”，不像搞仿古建筑，或修广场盖

大楼，造成“视觉形象”，能作为“形象工程”或“面子工程”以显示政绩。

但家乡的党政领导、县政协的同志正是靠一种前瞻意识，“文化自觉”与担

当精神，支持和主持这项工程。还有：与其他地区比较，在历史文化方面，

除了近些年历史、文化界对庄子故里在东明逐渐有较明确的认识外，东明既

缺少更多声名显赫的历史名人，也并非特别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t既缺少

像凸阜三孔、平遥古城、徽州民居、王家大院等那样古老的建筑文化，也没

有特别知名的物产与特产。改革开放以来，东明政治、经济、社会发生了巨

大变化，发展迅速，但也并不是全国、垒省的知名强县。东明面积、人口都

属中等，正像东明地处平原一样，东明似乎一切都较“平常”。但东明的领

导认识到，这种“普通”“平常”地区的历史文化，正具有历史文化的普遍性、

代表性。并且，乡村物质文化积累本来薄弱，保护历史文化的意识淡薄，最

容易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逐渐丢失和泯灭。挖掘和抢救乡村的历史文化，正

是改革开放后这一代人的天职。丛书工程的支持者和主持者意识到自己的历

史责任，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和有力的措施，实施这项工程，这是十分

令人佩服的。

在这项工程的启动和实施中，杨芳相主席作为主持人，以其黄河汉子

的魄力和人格魅力影响和带动着一个强有力的班子，进行扎实的有成效的工

作。他上下协调，仅为此事就数次到京，就编撰的目标、方案作总体思考与

商讨，他还下乡镇、下村庄亲自参加座谈搜访。在此期间，他曾遭遇重伤，

身体状况稍有好转，就又带病投入工作，又两下北京，就编撰和出版事宜奔

走。前政协主席程宪芳本来就是爱思考善写作的“笔杆子”，他协助芳相同

志具体实施丛书工程，从分卷分册到各卷大纲细目的安排，从材料的搜访写

作到文字的反复修改，从执笔撰写“引言”到出版事宜，发挥了中坚骨干作用。

更前一届政协主席袁书堂先生已年近七十，为这项文化工程的完成不遗余力

贡献智慧和力量。我的中学老师王中奇先生年过七旬，他以儒雅的风度、深

厚的学养、干练的文字著称，为丛书的纲目、文字把关、审改校改竭尽全力。

各分卷编者寻玉兰、乔廷思、昊玉峰、李鹏举、杨洁、陈银生、段增聚等及

先后参加此项工作的人员，多是我熟悉的师长、朋友，还有我熟悉的政协秘



书长殷文修同志，都是各尽其责、各献所长、默默奉献。在各乡镇参与此工

程的主事者及编写组的成员，其中也有我熟悉的同学和朋友，他们的奉献精

神和出色工作也让我深受感动。

我是一个从东明走出来的惯常“舞文弄墨”的人，从山东到北京，一

直与家乡东明有着割不断的密切联系。东明启动一项前所未有的历史文化丛

书编撰工程，虽不是我之职事，但责无旁贷。为丛书我提出过许多想珐、建议，

其中定有许多不妥之处。感谢家乡的信任，此项工程即将完成，我也松了口

气。丛书的主持者约我写一篇序，我也愿就此项工程谈点看法、感想。匆匆

草成如上文字，请各位指正。愿家乡的经济、文化建设蒸蒸日上，愿家乡的

父老乡亲、师长朋友生活幸福，身心健康!

刘守安

草于北京一登封一菏泽一北京

2009年8月6日至8月1 2日

(本序作者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

员、北京书法协会副主席、首都师范

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引 言

东明县位居中原，黄河岸边。自古以来，东明与黄河相依相伴，东明

的变迁与黄河密切相关。今天，我们俯视东明这片土地，回望这一地区的历

史文化，发现黄河是最好的见证。我们编写《黄河的记忆》这部丛书，记叙

东明的历史演变和文化风貌，描述曾在东明生活过的人物、发生的事件以及

生产、生活状况，目的是传承东明历史文化，激励后人继往开来，奋发有为，

把东明的事情做得更好。《引言》作为全书的概述，取经略纬，发明显暗，

以便帮助读者了解垒书梗概，理解相关内容。

东明是黄河入鲁第一县。东与牡丹区．曹县接壤，南、西、北分别与

河南省的兰考、长垣、濮阳为邻。垒县面积1370平方公里．设7镇6乡和

一个省级开发区，辖418个行政村(社区)，928个自然村，现居住汉、回

等16个民族，75．5万人，耕地面积120万亩。

东明县垒境系黄河冲积平原，海拔54．5～66．5米。黄河沿县境西部

北流折而东去，于县内蜿蜒66公里，河床高出背河地面3米左右，故有“悬河”

之称。这里地下水位1．8～3_8米，注入“南四湖”的东鱼河、洙赵新河皆

发源于此。境内有越堤引黄闸三处，灌溉引水流量95立方米／秒，农田黄

灌面积82．6万亩，并为菏泽市南五县灌溉送水。县城内地势平坦，土壤肥沃，

四季分明，雨量适中，具有北温带大陆性气候的显著特点，适宜小麦、玉米、

棉花、大豆、西瓜等作物生长。

东明历史悠久。十多处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

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据《书经·禹贡》记载，东明之域西邻黄河，南越

济水，北跨濮水，位于兖州、豫州的结合处。春秋战国时，先后属卫，郑、魏、宋。

秦统一中国后，为三川郡阳武县之户牖乡。秦二十九年(前218)春，始皇

帝东巡至此，忽霾雾四塞，不能进，因命其地为东昏。汉武帝建元元年(前

140)，始置东昏县(治所在今兰考县北部潘寨一带)，属兖州陈留郡，新莽(公

元9年)改为东明县(见《菏泽地名》)，东汉复为东昏县。三国时，魏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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